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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路经》看彝族关于人的思想 

  内容提要：《指路经》作为彝族毕摩指引和教育亡灵回归祖界的经书，历经一代又一代毕摩的加工、

补充、完善，指引和教导着一代又一代的彝族人。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不断更新完善，充分体现着彝族

关于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沉积了十分丰富的人学思想内容。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角，对

《指路经》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关于人的思想做一些梳理和认识。认为《指路经》以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的

灵魂观为核心和理论基础，探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问题并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包括有生必有死的生

死观、生死两安的人生企盼、祭母尽孝心的伦理道德观等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内容。   

  关键词：指引   教育   灵魂不死   送灵归祖   生死两安            

                

  彝族先民在很早以前就创造了彝文字，掌握着彝族文字的宗教祭司毕摩，利用古老的彝文创作了大量

的用于宗教仪式的彝文经典。在浩如烟海的彝文经典中，《指路经》可以说是在彝族社会中流传最广、影

响最深而且数量繁多的彝文经典。虽然不同地区流传的《指路经》篇幅长短不一、具体内容各具特色，但

其主旨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由毕摩念诵，指引和教育亡灵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回归最早的祖先居住地--

--祖界，使亡灵得到安顿并保佑后世子孙。因此，《指路经》反映着彝族的灵魂观和信仰世界。而我们透

过其灵魂观和信仰世界，又能看到彝族关于人的思想，包括彝族如何认识和对待人生、死亡、生者和死者

的关系、如何为人处世等等内容。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角，对《指路经》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关于人的思想

做一些梳理和认识。 

             

  一、灵魂不死与送灵归祖的灵魂观 

             

  贯穿《指路经》的主导思想是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的灵魂观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把相信人并且

也相信所有存在物都有灵魂的信仰，称为“万物有灵论”。从《指路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彝族也持“万

物有灵论”，他们不仅相信人有灵魂，而且也相信世间所有事物都有灵魂，山有山魂、水有水魂、树有树

魂、动物有动物魂、人有人魂等等，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灵魂；并进而认为有了灵魂才会有生命才会

有万事万物，所有事物的存在都与灵魂不可分割。所以当毕摩送走亡灵后，就要招活魂，以免亡灵把它们

带走：“活魂转回来，魂归各自身，活魂都转回。牛魂转回来，羊魂转回来&frac14;&frac14;”。（云南

罗平《指路经》）那么，灵魂是怎么产生的？彝族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万物影子生，影子成灵

魂。”“影子从天来，太阳影子祖，日月生在前，发光照大地，灵魂才始有。”（同上）在彝族的认识

中，“魂”是从“影”产生的，彝语“魂”也叫“影”，把“影”视同“魂”，所以彝族人认为，践踏人

的影子就会导致人体虚弱或死亡，民间有忌讳践踏人影子的习俗。弗雷泽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描述和分

析：“未开化的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影子或映象当作自己的灵魂，或者不管怎样也是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

因而它也必然是对自己产生危险的一个根源，如果踩着了它，打着了它，或刺伤了它，就会像是真的发生

在他身上一样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如果它完全脱离了他的身体（他相信这是可能的），他的生命就得死

亡。”<1>在彝族人的观念中，人不仅有灵魂，灵魂还不止一个，有头魂、心魂、脚魂；人死后头魂回归

祖界，心魂留在坟地，脚魂在家中灵位上。<1>人还有不同功能的灵魂，如有子孙魂、家支魂、姻亲魂、

生育魂、福禄魂、运气魂等等。 

             

  从《指路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彝族不仅相信万物有灵，而且相信灵魂不死。在彝族人的观念中，当

肉体和灵魂统一，或者说当灵魂还附着在肉体上时，人的生命就存在，人就健康、强壮；而当灵魂暂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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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肉体，人则会生病或衰弱；如果灵魂永久离开了肉体，则意味着肉体生命的结束，也即死亡：“日无

魂不亮，月无魂不明，人无魂难活”，“庄稼没有灵魂，颗粒无收成”。虽然灵魂可以暂时或永久离开肉

体，但是灵魂却不会死。当人的灵魂暂时离开人的肉体时，它会在山林、湖泊、河流、大海等地方游荡，

或附着在其它事物上，通过招魂可以把魂招回。如果人的肉体死亡了，灵魂却不会死，它将继续存在：

“虽然身亡故，人魂却长存”。但是，灵魂将到何处、以何种方式存在呢？ 

             

  灵魂不死的观念也就必然带来人死后灵魂的安顿问题，也即必须解决魂归何处的问题。彝族认为，人

的肉体死后，灵魂将被送回到祖界----传说中彝族祖先发祥分支的地方，与先逝的祖先的灵魂一起生活：

“亡魂归先祖，归到先祖地”（云南罗平《指路经》）；“生命树枯时，即归祖灵日”，“去世的人啊，

您的田产在翁靡<2>，您的土地在翁靡，您的祖父在翁靡，您的父亲在翁靡，您就必须去翁靡。我做毕摩

的，指您去翁靡，撵您归翁靡。”（《乌蒙彝族指路书》乌蒙卷）人死后，其灵魂要通过送灵仪式和毕摩

指路回归祖界。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亡灵都能顺利回归祖界，在彝族的传统观念中，只有生前有儿子的

人，死后才能回归祖界成为后代子孙的祖灵、祖先。生前没有儿子的人，就不能回归祖界，只能成为孤魂

野鬼，作崇于人。正因此，归祖是彝族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和最高的目标，为父母送灵是活着的子女对父母

必须尽的最重要的人生义务，凉山彝族有“父欠子债是娶媳，子欠父债行超度”的谚语。 

             

  归祖之所以是彝族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和最高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死后灵魂必须回归祖界而有归宿，也

在于祖界是理想的生活之境。在《指路经》中有着非常丰富和细致的关于祖界美好生活的描写。“莫木吉

尔呢，是个好地方。屋前的草秆，也能结稻谷，稻谷金灿灿。屋后海克草，也能结荞子，荞粒金灿灿。此

地又有水，水中鱼儿跃。此地又有山，山中兽成群。山上又有崖，崖上挂蜂蜜。莫木克吉呢，坝上好种

稻，坡上好撒荞，坪上好放牧，山上好打猎，崖上好采蜜。”（普格《指路经》）祖界俨然被描绘成了人

们向往和期待的仙境。同时，在祖界祖灵的生活中，君臣上下、亲戚邻里、家族亲人都是友好和睦而又幸

福地生活在一起：“君着缎彩衣，靠乐向西坐。臣穿绢帛服，靠西向东坐。师执大铜鼓，朝北靠南坐。亡

魂的亲朋，个个在那里。岳父坐中央，女婿在下面。家族人丁众，坐如春笋立。外戚团团围，个个互行

礼。祖和贤孙坐，父与孝子坐，母与淑女坐，父与惠妻坐。”（弥勒《指路经》）“阴间这地方，幸福万

年长。”（罗平《指路经》）这样一幅其乐融融、和睦安宁的生活场境，谁不期待和向往呢？因此，祖界

同时也是彝族人所向往和追求的在死后可能实现的理想生活。 

             

  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是彝族灵魂观念和祖灵信仰的核心思想，它既反映着彝族先民对人的生命现象、

人的生命本质等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又是彝族人指导其人生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石。一方面，从彝族先民的

灵魂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彝族先民面对人的生老病死、成败荣辱、富贵贫贱等多种多样的复杂生命现象

时，力图去认识它们为什么产生、为什么如此的原因，力图去给予有说服力的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

解释和说明。也即他们试图认识、解释和说明生命以及各种生命现象产生的一般根源，在他们的灵魂崇

拜、祖灵崇拜的后面，显示的是他们对生命现象和生命本源的好奇、探索和认识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

看，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和送亡灵归祖的观念，是彝族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人自身的认识和说明。另一

方面，在彝族人形成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的观念后，这些观念又决定着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看

法、人生价值取向等问题的认识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和生活实践。如支撑着他们对生命与死

亡、祖界与人间、祖灵与子嗣、生孝与死孝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就是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的观念。 

             

  二、有生必有死的生死观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荀子》《礼论篇》）生与死是个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是每

个人都必须面对也必然要经历的生命的两端。因此，生与死的问题，是较早地引起人们思考并试图解答的

关于人的问题之一。《指路经》作为在彝族人的丧葬仪式上念诵的经书，其直接面对和指向的就是人的死

亡这一事件，也必然要对人为什么会死、人死意味着什么等有关死亡问题进行思索和解答，而这种思索和

解答又是面对生者、指向生者的，所以，在《指路经》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生与死的思想。 

             

  如前所述，彝族人认为人的生命意味着肉体与灵魂的统一。当灵魂还附着在人的肉体上时，人的生命

就存在，人就属于“生”这一状态；当灵魂永久离开肉体则意味着死亡，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永久地离开

了肉体：“德审阿波山，徐阿尔嫫亡，阿嫫离人间，灵魂不附身”（云南罗平《指路经》）。那么，灵魂

为什么会离开人的肉体而使人死亡呢？灵魂是否可以永远不离开人的肉体而使人永生呢？即死亡是否能避

免呢？《指路经》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明确而独特的认识和理解：第一，有生必有死，死亡是必然的，任



何人甚至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无法回避。“世上人千万，逝者不止你；有昼必有夜，有生必有死，世人终

有亡。”（云南武定《指路经》）“远古的时候，人死是必然，不仅人会死，有翅会飞的，有脚会走的，

身上有血的，有嘴会吃的，爬行有尾的，肝上有胆的，样样都会死，个个都会亡。白头发会死，黑发也会

死，婴儿也会死，大人也会亡，没有不死的。”（云南峨山《指路经》）通过《指路经》的叙述可以看

到，彝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死亡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

“凡人无永生，没有人不死，人人魂要归，这是天命定。”“不论君或臣，是男或是女，必走阴间径，人

人要长眠，寿终人正寝”（云南罗平《指路经》）。不论贵与贱、贫与富、男与女，都无法抗拒和回避死

亡，都要面对死亡。“君王在人间，寿数也要尽，寿终要归祖，天地不留情。”（同上）第二，人寿天来

定。人的寿命有长有短、有寿有夭，这都是由天来定的，人自己不能决定也无法知道自己是长寿还是短

寿。“寿命长和短，人生并不知，只有策耿纪<1>，清楚又明白。人到尘世后，寿命长或短，各是命中

有。”而当人的寿命已尽，则由阴间死神“徐力”把人的灵魂招走：“徐力这死神，深知阴魂情，今日告

知你，徐力把你招，要你离阳间，回归阴世间。”（同上）第三，既悲痛又能坦然乐观地面对死亡。由于

彝族认为人死只是意味着肉体的死亡，灵魂则将回到祖界与先逝的祖先灵魂汇合，得到后世子孙的祭典并

荫庇后世子孙，而且肉体的死亡也是无法抗拒的“天命”，所以虽然心中悲痛但还是能坦然面对死亡。

《指路经》中充满着这种对死亡的既悲痛又坦然乐观的态度。一方面，《指路经》借毕摩之口表达了生者

与死者之间的依依惜别和悲伤悲痛之情：“人群熙攘攘，人人心悲伤，四面八方来，为了来吊丧。亲朋和

好友，一起来安慰，阳世很短暂，阴世路漫长，那里是归途，相劝莫悲伤。泪多眼模糊，不见日月光，孝

布戴头上，来把死者葬，阴魂也就安。”（同上）不仅生者对死者的离去伤心悲痛，死者也对生者充满了

留恋和思念：“回头望一眼，侧耳再细听，听到儿女哭，听到亲戚哭，哭声凄惨惨，揪心又揪肝。思念儿

女情，还有众亲友，越想越伤心，分离永分离，泪珠湿衣襟。”（云南双柏《指路经》）。另一方面，则

是对生者和死者要坦然面对死亡的劝导，从中体现出对死亡乐观豁达的态度。“铜鼓阵阵响，亲友来祭

你，把你来送行，送你到阴间，高高兴兴走，不走也不行，自从今日起，阴阳两相离。”“亲朋与好友，

一起来安慰：阳世很短暂，阴世路漫长，那里是归途，相劝莫悲伤。……再哭也枉然，死者不会转，大家

来帮忙，来把丧事办。”“欢欢喜喜去，愉愉快快行。”（云南罗平《指路经》）这种因为认识到有生必

有死，且死亡意味着回到祖界与祖先团聚而带来的对死亡的坦然面对的态度自始至终贯穿《指路经》中。

“彝族的人们超越感情时空，相信死者之灵永远不灭。彝族的人们从小就一直受其熏染，因而对老年人的

去世，就像送走一个远方的贵客一样自然而隆重，也不那么过分悲痛，而象节日一样热闹。”<1>第四，

灵魂不死和送灵归祖的死亡意识已暗含由有限的人生、生命向无限的祖界、祖灵超越的思想。在现实生活

实践中，人们已看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也因此即对生命的有限和短暂充满了无奈，又企求超越

这种短暂和有限而力图走向永恒和无限。如儒家用立言、立功、立德而试图使人的生命达到不朽，而道教

则企求通过修炼而实现长生不死，佛教则通过否定现世生命的价值而超越生命的有限。《指路经》则体现

出与儒道佛不同的超越追求，它是通过生命-死亡、肉体-灵魂、阳间-祖界（阴间）、子孙-祖灵之间既对

立又统一的关系，由肉体生命、人间生活的短暂和有限指向灵魂不死、送灵归祖的无限和不朽的。“阳世

很短暂，阴间路漫长”、“虽然身亡故，人魂却长存”（罗平《指路经》）已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表面看来，《指路经》是指向死亡、亡灵、祖界、祖灵的，但实质上，它探讨死亡、亡灵、祖界、祖

灵，为亡灵指路，正是通过死亡这一否定的向度来肯定生命，关注后代子孙的现世生活，从而肯定现实人

生和生命的价值，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因为祭祀神灵，为亡灵指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亡灵得到安顿

成为善灵，祈求他们赐福后代，保佑家支的繁衍昌盛，因此，《指路经》中的死亡观也就是生命观，是对

现实生命的认识和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指路经》体现出类似儒家、道家安命、乐生、重生的思想。

但与儒道不同的是，《指路经》既不象孔子所提倡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有意回避死亡的态度，又不象

道教那样追求长生不死的理想，而是体现出深刻的“向死而生”的意味：既接受死亡之不可避免的必然

性，坦然面对，又重视生命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有限走向无限和不朽的超越现世生命和现实生

活的理想。 

             

  三、生死两安的人生企盼 

             

  如上所述，《指路经》既面向死亡，又重视生命；既看到了生者与死者的区别，也充分肯定了二者的

联系。实质上，《指路经》的主旨既在于指引亡灵回归祖界而得到安顿，使亡灵得到安息和安宁；同时

《指路经》也是为了亡灵成为善灵、祖灵而能庇护后代子孙，从而使生者得到平安和幸福。因此，《指路

经》自始至终都充满着生死两安的人生祈盼。应该说，生死两安正是《指路经》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其实

际功用也正在于表达和体现了彝族的这种人生追求和企盼。 



             

  首先，生者与死者、人间（阳间）与祖界（阴间）是有区别的。“生者在阳间，亡者地下埋”（双柏

《指路经》）；“念经已完毕，再把活魂念，活灵转回来，阴阳来分清，阴阳魂分离，各走各的道，从此

两分离”（罗平《指路经》）；这种生者与死者、人间与祖界、生与死相区别是各地《指路经》的一个主

要思想观念。毕摩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在祭典、送灵过程中，把死者顺利送到祖界，同时又要把生者的

灵魂招回人世，不能让亡灵把活魂带走，也不能让活魂自己跟着亡灵走。这种区别也就意味着生者的生活

不同于死者的“生活”，阳间是不同于阴间的，生者只能过阳间的现世的生活，而亡灵也不能留恋阳间的

生活，必须要回归祖界面对阴间“生活”。实质上，既不能否定生者阳间的生活价值而单纯肯定祖界亡灵

的价值，又不能否定祖界亡灵的价值而单纯肯定生者现世的生活价值是《指路经》一再传递和表达的信

念。 

             

  其次，生者与死者、人间与祖界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死者的亡灵能否顺利回归祖

界，取决于生者是否为他（她）举行送灵仪式，毕摩是否为亡灵正确指路。祖界是亡灵理想中的归宿，但

回归祖界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亡灵自己是无法完成回归祖界的艰难历程的，必须要由毕摩为他指路

才能顺利回归祖界。“从此归阴路，走上阴间路，毕摩来指路，生者教死者，我来教你行。今日天已亮，

行程已到期，时逢你亡故，我来告诉你。”（双柏《指路经》）“人在幼儿时，父亲来教诲，死后归阴

宿，要毕摩来教。毕摩若不教，亡魂难归阴，变鬼来作崇。毕摩教你时，认真听清楚，听后心有数。”

（宣威《指路经》）。不仅亡灵回归祖界要依赖毕摩指路，而且亡灵死后的所需所用都必须由其子孙后代

通过祭典来供给。“家里的牲畜，全部献给你，纸钱有白色，用来当银钱，祭酒送你去，献饭送你行……

阳间不穿衣，阴间无布影。阳间不送物，阴魂难度日。”（罗平《指路经》）在彝族人看来，人死后到阴

间过着类型阳间的生活，但阴间的吃穿用度都得活着的子孙后代通过祭典来提供，因此亡灵在祖界的生活

好坏就取决于生者对他的祭典是否丰厚。这就充分表现出死者-亡灵对于生者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也就变

成了生者对死者的义务或责任。另一方面，生者的生活是否成功、富贵、平安、幸福，又取决于是否得到

亡灵的庇护。“开始作献祭，毕摩作献祭，把死者祭典。献所有祭礼，神座与牛羊，都为祭奠你。献祭祈

富贵，祭奠求富贵，请求别挑剔。”（乌蒙《指路经》）生者的成败、荣辱、贫富等等，取决于死者是保

佑于他还是作崇于他，这样，生者又必须依赖和取悦于死者。祭典、安灵、送灵等丧葬仪式就这样奇妙地

把生者与死者、人间与祖界联系了起来。 

             

  因此，生死两安是彝族人的人生企盼。生与死、人间与祖界、生者与死者的既分离又纠缠不清的关

系，致使彝族人认识到生者的平安和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生者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还取决于他们对死者的

安顿是否使死者得到了安息和安宁，取决于他们对待死者、亡灵的态度和方式。生者-活魂的阳世生活就

这样奇妙地与死者-亡灵的阴间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在彝族人的意识中就深深渗透着生死两安的企盼和追

求：生者希望成功、富贵、平安和幸福，就要把死者安顿好，使他顺利回归祖界成为祖灵而不是孤魂野

鬼，亡灵因得到了安息而能够庇佑生者，生者因祖灵的保佑和庇护而能够获得平安与幸福。 

            

  四、祭母尽孝心的伦理道德观 

             

  在彝族人的丧葬仪式上，通过毕摩具有“灵性和魔力”的念诵，既向亡灵传递着灵魂不灭、送灵归

祖、有生必有死、生死两安等思想信念，又传递着彝族人千百年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原则，承担着教育的

功能：“教育亡魂要懂得各种道理、不要忘记祖先传下的道德规范，在阴世也做一个好人。”<1>这种教

育表面上是向亡灵进行的，但实质上是指向生者的，它正是通过丧葬仪式这一媒介向生者进行着关于人的

思想信念和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因此，《指路经》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其

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是有关后代子孙通过祭典亡灵和送灵归祖而尽孝的孝敬观、扬善弃恶的善恶观和丧葬

祭祀的礼仪。 

             

  祭母尽孝心是《指路经》中一再强调的生者对死者的孝敬观。“孝道的内容非常广博，但不外乎两种

表达方式：生孝与死孝。”<2>彝族人注重父母在世时的孝（生孝），并且重视和强调在父母死后尽孝

（死孝）：为其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送其灵魂回归祖界。在彝族的传统中，能否为祖先举行相关的丧葬

仪式是后代子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衡量一个人孝还是不孝的标准。既使在死者死时因为没有能力举

行仪式，过去若干年后，如果有了能力还要补做相关的仪式。“母亡儿不祭，亡后埋山间，此举不能行，

为人要孝敬。能乍自格地<3>，有位能乍莫，也象突施乍，老母亡故时，儿孙未祭典，死后十五年，尸骨

抬回家，请了毕摩来，连续三夜晚，恭敬来祭典，祭后送上山，重新来安葬，祭母尽孝心。当时母亡故，



未曾举丧礼，停放在山间，为何如此行，只因无能力，过了若干年，祭典力从心，牛羊关满厩，为了尽孝

心，丧礼重举行。”（罗平《指路经》）正是通过彝族人多次参加的丧葬仪式，这种“祭母尽孝心”的孝

敬观深入彝族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了他们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原则。 

             

  在毕摩念诵《指路经》指引和教育亡灵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传递着彝族人如何为人处世的有关道德规

范和行为原则的信息，向人们传递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做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第一，要勤劳

耕作才能过上好日子。《指路经》中有许多地方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状况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实质上向

生者传递着要勤劳耕作才能过上好日子的生活信条。“盘田庄稼汉，勤劳又辛苦，春日忙耕种，秋日忙收

割。滴滴汗珠流，才有好收成。粮食收进仓，认真来储存，人人有吃穿，个个心欢畅。”“寻祖途中行，

别人休息时，莫把脚步停，双脚得勤快，快快往前行。”（罗平《指路经》）第二，要坚强勇敢地面对困

难、战胜困难。《指路经》在指引亡灵时是沿着彝族远古的祖先发祥、分支和迁徙的路线一站站、一程程

地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后回归祖界，与先祖们团聚并过上安定的生活。这种回归的路线，其价值不仅仅在于

它记载了许多山川地名，更在于它对于生者的教育引导的功能。透过彝族祖先充满了艰辛和苦难的创业史

和迁徙史以及亡灵的同样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的回归祖界的历程，实质上向人们传递着一种生活信念：现实

生活中充满了困难、曲折甚至是苦难，但要向祖先们一样坚强勇敢地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从而过上安定

和幸福的生活。“……刺楸树讨厌，生长在道上；讨厌的野狗，挡在道路上；无数的毒虫，布满在道

上。……剥下畜皮垫荆棘，刺楸可通过；野狗得骨头，纷纷让出道；毒虫得肌肉，纷纷把道让。……遇战

事莫怕，各自有盔甲；遇婚配莫怕，各自有牛羊；遇丧事莫怕，各自有归途。”这种敢于面对困难、战胜

困难的信念，对于生者而言，是最好的教育和引导。第三，教育人们要扬善弃恶，努力做善事、行善举，

以人为善。在彝族人的灵魂观念中，认为人死后灵魂将过着类似人世间的生活，不仅需要进行吃饭穿衣、

耕田放牧等活动，而且还需要好名声、好声望；而阴间的名声、声望又是生前的名声、声望的延续。因

此，《指路经》沿着这种思想认识，就告诫人们在生前要扬善弃恶，以人为善，只有生前做好人、做好

事，有好名声，死后到阴间也才能成为好人、拥有好名声。“人活阳世间，要有好名声，世间无好名，阴

间度日艰。”“亡者在世时，社会声望高，回归阴世间，声望仍不变。”“去到那里后，好事要多做，行

好得好报。”（罗平《指路经》）第四，告诫人们要团结、和睦。团结和睦既是彝族人对现世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人生在世时，有悲也有乐，父母和兄弟，同屋共相处，共同坐一桌。亲朋和好友，时常相聚

会，有酒大家喝，杀牛同分享，宰猪共同吃，羊肉各有份。”“在你小时候，父母把你养，家内有粮吃，

饿时填饱肚，到了老年时，儿媳来孝敬。百发归祖时，儿女来祭送，虽死不会说，心中全明白。”（罗平

《指路经》）而且也是死后祖界生活的需求：“到勒波依特，祖先的地盘，送你送到此。勒波依特呢，是

个好地方，姐妹和睦处，亲亲又热热，难舍又难分。兄弟和朋友，都来围着你。智者来帮你，识者来帮

你，识者来教你，快乐无忧虑。”（美姑《指路经》）通过《指路经》，不仅教育亡灵而且也是教育生者

要尊敬老人，与家族亲人和睦相处，与邻里团结和睦。 

             

  彝族的丧葬仪式既要求隆重又要求严格按相关礼仪举行。一般说来，彝族的丧葬仪式包括奠灵、安

灵、送灵三大环节，每一个大环节又衍生出若干小环节，如罗平《指路经》中就记载有二十三个相关的丧

葬仪式：祭亡灵、开丧礼场、击鼓送亡灵、指路魂、超度、挖药撵獐子、人寿天来定、洗魂篇、亡魂归审

自、为阴魂开路、婚嫁、击鼓招亡魂、解扣子、搭丧棚、畜粮祭给你、魂归、指路、毕摩招己魂、送魂入

阴世、砍丧棚、晚诵、早吟、祛邪篇。在这些仪式中，包含有许多相关的礼仪、禁忌等内容，这些直接来

源于彝族人的现世生活的礼仪、禁忌，反过来又成为指导着彝族人的现世生活的日常习俗和行为原则。因

此，在彝族人参加丧葬仪式时，也就是学习和接受日常生活习俗和行为规范的教导的过程。 

             

  总之，《指路经》历经一代又一代毕摩的加工、补充、完善，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不断更新完善，

充分体现着彝族关于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沉积了十分丰富的人学思想内容，值得我们深入

探讨和研究。 

 

  附：本论文引用的《指路经》有：（1）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24辑《指路经》，云南民族出版

社1989年版。（2）文成瑞主编，《乌蒙彝族指路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3）果吉.宁哈、岭

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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